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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黄金肉’的猴
脑，就是山魈的脑子？”导游

小方再一次摸着自己的胸
口，仿佛要随时呕吐出来。

职业摄影师颤栗着说：
“成年山魈非常有力量，一般
人很难捕获它们，除非是山
魈的幼崽。”玉灵点了点头：

“也许你们中午吃的猴脑，就
是那只大猴子的孩子。”
“啊！我们吃了它的小孩

的脑子？"一个女生浑身发抖
地说，她抱着自己的肩膀，
“它一定会报复我们的！怪不
得盯上我们不放了！”

是啊，疯狂的山魈正在
他们的头顶。司机的双手也
在颤抖，但他的脚果断地踩
下了油门。汽车飞一般窜了
出去，在湿滑的公路上疯狂
“飘移”起来。孙子楚差点又
撞到了前排，他抓紧了把手

说：“看来司机是想把车顶上
的怪物甩下去。”

在比秋名山更险要的山

道上，这辆旅游巴士载着十几
号人，不停地急转弯刹车再起
步，如果车顶上是个人的话，
早就不知被摔死多少回了。但
山魈仍然牢牢抓着车顶，用力
敲打着铁皮，它的力量真是惊
人，简直是迷你型的金刚。

就在大家惊慌失措时，
挡风玻璃前突然出现了一张
“鬼脸”。全车人不论男女都

惊叫了起来，那张“鬼脸”倒
吊着盯着车里的人，凶狠的

目光放出紫色的火焰。
一只有力的爪子砸向挡

风玻璃。随着一声清脆的巨
响，这块德国产的坚固玻璃，
竟立即裂开一道长长的缝隙。
司机下意识地抬手挡在面前，
方向盘居然转到了另一边，车

子失控般地冲出了公路———
前方就是万丈悬崖！

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坐

在前排的那个小伙子，飞快地
把住了方向盘，并用力向反方
向打过去。而车轮几乎已滚到
悬崖边上，就这么又转了回
去———全车人在地狱门口游览
了一圈，侥幸被赦免回了人间。

就当大家在庆幸自己从

悬崖边上死里逃生时，车子
突然停下来，再也发动不了。
谁都不敢下车检查。车顶上
还有一个凶猛的怪物，所有
人都恐惧到了极点。
“让我到前面去看看！”

长头发的职业摄影师站起来

说，“或许可以找到人来帮助
我们。我们总不能困死在这
里！”“我和你一起去。”孙子
楚也站了起来。

孙子楚和摄影师走到车
门口，导游小方根本不敢拦他
们，只能回头看了看司机。可

怜的司机叹了口气，从驾驶座
下面掏出一把斧子和镰刀。野
外开夜车常遇到土匪强盗，这
些或许可以派上用场。

摄影师拿起一把斧头，
就像端着照相机那样熟练。

孙子楚也紧抓着一把镰刀，
只是手心已经冒汗了。当他
们两个小心地走下车时，发
现身后又多了一个年轻男
子———叶萧。
叶萧手里端着一根沉沉

的铁棍，也是从司机手里接

过来的。现在他们是三个人，
走到大雨中的公路上，回头
看着车顶上的怪物。

山魈骇人的眼睛也盯着
他们，立即从车顶爬了下来。
它像狗一样用四肢在地上爬
行，但两只前肢明显更孔武

有力。浑身上下的毛早已被
雨水淋透，阴森如同水底的
恶鬼。那血盆大口突然张开，
森白的獠牙足有十几厘米
长，绝不亚于一把锋利的钢
刀。它把身体向前微微倾斜，
那是蓄势待发的攻击姿势。

也许，自从旅行团吃完那
顿终身难忘的“黄金肉”美味
午餐后，这个家伙就已充满仇
恨地盯上他们了。村民们一定
有驱赶野兽的办法，可能那
古老铜鼓的声音，就是对山
魈最佳的警告。既然不敢靠

近有铜鼓的村子，山魈就只
能向旅行团动手复仇了。

身为警官的叶萧站在最
前面，锐利的目光与山魈的
眼睛对视。人与兽的对峙持
续了几十秒，山魈终于发动
进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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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 3月 10日张学

良夫妇赴美成行。当年秋天，
9月 21日宋美龄再次离开
台湾，飞往大洋彼岸的美国
纽约，去蝗虫谷别墅作长久
定居。她和张学良的最后一
次见面，是在士林凯歌教堂
的周末礼拜会上。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向宋

美龄报告了去美国的经过。她
听后十分高兴，并表示自己也
很快就要离开台湾了。这次他
们的谈话不多，谁也没想到这
就是他们几十年友谊中最后

一次相聚，前后见面不超过
10分钟。此后，张学良虽在宋
美龄赴美的翌年冬天，也携
赵一荻永远地飞往美国定
居。可是，由于张学良定居在
夏威夷，而宋美龄居住在美
国东部城市纽约，加之两人

年事均已耄耋，行走不便，所
以直到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在
夏威夷逝世，他们和宋美龄竟
再也不曾见面。

自上世纪 90年代初张
学良在夏威夷取得定居的
“绿卡”后，他和宋美龄的联

络一直没有中断。每到圣诞
节，张学良都会寄去他和赵
四共同签名的贺卡。

从郊区蝗虫谷搬到纽约
曼哈顿高级住宅区安度晚年
的宋美龄，虽自1994年最后
返台探望重病的侄女孔令伟

后就再也不曾远行，可是，这
位一生都处在政治舞台中央

的蒋夫人，始终在高层豪宅
里静静注视这个喧嚣世界所
发生的一切。

宋美龄心里十分清楚，
在她与张学良之间尽管只有
友情而没有其他书面形成的
协议，然而在她看来，彼此却

有一个不成文的君子之约：
张学良在任何时候也不该口
吐对蒋介石的不利之言。

张学良暮年岁月是在夏
威夷度过的。让宋美龄感动
的是，张学良晚年在纽约哥
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部设立

一个“毅荻书斋”，在这尚未
对外开放的展鉴馆内，入口
处竟把她赠送的一幅《瀑下
听泉图》放在首位。宋美龄不
会不知道张学良从台湾来美
定居前，早已把自己台北住
所的大量文物，其中包括从

大陆带到台湾的许多唐宋元
明清历代珍品，都在索思比
拍卖会上变卖成了来美定居
的生活经费，身边只留下极
少珍贵的古画玉器。她没有
想到，这幅画竟成了张学良
始终带在身边的至爱之物。

2001年 10月中旬，住
在纽约曼哈顿城的宋美龄获
悉张学良病危的消息。她对
张学良进入生命倒计时表示
出非常的关切。

宋美龄在得知张学良的
葬礼于10月23日在檀香山

博思威克殡仪馆举行的消息
后，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对

逝者表示真诚的哀思。她本
人不可能亲自飞往夏威夷，
而她身边的人又难以代她出
席如此隆重的仪式，她在寓
所里整整思考一夜，最后决
定要求她在台湾的好友、辜
振甫夫人严倬云女士，代她

亲往檀香山。
10月23日，檀香山晴

空万里。张学良的葬礼在隆
重而悲哀的气氛中举行，在
他那覆盖着鲜花的铜棺前
方，海峡两岸各界人士敬献
的众多花圈之中，引人注目

的是宋美龄委托严倬云献上
的花环—————由若干雪白喇
叭花和兰花组成的花环。雪
白的缎带上写着：“送张汉卿
先生远行。蒋宋美龄敬挽。”

2002年5月，也就是张
学良死后的翌年春天，哥伦比

亚大学口述历史开始公布于
世。在张学良这部内涵丰富的
口述历史中，主要内容有：

一、痛贬蒋介石。他认为
蒋的一生是失败的；二、歌颂
周恩来。他始终认为周恩来
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三、对宋

美龄只有赞扬，没有任何微
词。张学良说：“如果没有这
个女人的保护，我也许早就
不在人世上了！”

这就是张学良对与他生
命相关的三位重要历史人物
的最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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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夜，东南风大作，曹操

听着风声，忽然记起傍晚被
斩的小伙子说过的草屋一
词，若有所思：左中郎将皇甫
嵩是个善用兵之将，现在已
经知道外面有援军接应，怎
会没有任何动作？

敌营全是草木结营，而上

风头正是长社城，一旦皇甫嵩
有行动，最大的可能便是以火
代兵，而自己部队所藏身宿营
的树林则正处于下风位置
……不好，这个险冒不得！

当即传令：紧急集合，全

体拔营，绕过长社城，直扑城
南方向的黄巾军后方。白天的
杀俘行为，全体羽林军没有一
个人认为有什么不对，反而对
主将能破解黄巾军的邪术感
到由衷的佩服，现在接到移营
的命令自然是执行的，没用一

个时辰，部队已顺利出发。
回头说长社城中。皇甫

嵩白日知道了援军已至，心
中稍安，虽不能完全断定是
曹操的羽林军，但援军主将
是个会用兵之人是无疑的，
此人用骚扰之计通知了守城

部队，暂时稳定了城中军心，
同时又告诉给了自己：兵力
不多，暂无力解围。

从哪儿下手呢？还是呼啸
的东南风惊醒了皇甫嵩的沉
思，他马上想起白天在城楼之
上看到的情形：一眼看不到边

的是黄巾军连绵不绝的草舍
营寨，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幅遍

地火海的图画，他甚至听到了
敌人的营寨在烈焰中噼噼啪
啪的燃烧声，哼！敌人毕竟是

一群乌合之众，大概连孙子兵
法是何物都未知也！

在军事行动上，皇甫嵩
历来是雷厉风行，从不拖泥

带水，时已三更，再不行动，
更待何时？当即传令：所有部
队，全部集中北城待命突击，
紧急悬赏敢死队员三百名，
各带火种，用长绳缒城而下，
秘密接近敌营，同时举火，火
光就是城里突击部队的命

令，到时城门大开，趁风跟在
大火后面，扫荡残敌。

风火席卷之处，人海又
有何用？至于外围的援军，想
来也绝不会隔岸观火，一场
大胜，就在今日。

一切正如皇甫嵩所预

料，城外的黄巾军自恃人多
势众，根本就没料到敌人会
骤然而至，但只见瞬间火起，
周围已是满目通红，风借火
势，呜呜怪响，火光之中，敌
军呐喊如潮，谁能知索命者
有多少？

波才从睡梦中惊醒，不
及披挂，火龙已卷到眼前，此
时欲拼命却不知去找何人，
自古水火不容情，天公将军
并未教自己避火仙诀，只能
飞身上马，试看逃命谁能追？

常言道，兵熊熊一个，将

熊熊一窝。主帅带头当起了
运动员，开始了与火头子赛

跑的运动，当兵的还能落后？
于是大家争先恐后抢上逃命
之路，一时人践马踏，争路不
惜拼命。

仓皇逃命的波才像一只
慌不择路的兔子，一头撞进了
曹操支好的大网里，只可惜连

困兽犹斗的勇气也没有了。
一阵乱箭射来，坐骑中

箭，波才翻身落马。身边的贴
身护卫早不知贴向何方，混
乱之中又有谁认得什么将
军，什么神仙？几骑战马袭
来，一群头顶黄巾的士兵将

他连踏带挤，波才无奈英雄
落水，滚到了河中。

哪知竟然因祸得福，波
才幼时在河边长大，简单的
狗刨自然不在话下，当下只
觉心头一片空明，计上心头，
又上眉头。双眼微闭，屏住呼

吸钻在两具浮尸之下，扯过
死人头上的黄巾，盖在自己
英俊的面庞之上，脚丫暗踩
绿水，顺流而下，竟然逃得了
一条性命。

曹操持戟立马于高坡，
平静得如同一潭静水，他的

目光扫视着目所能及的屠宰
场，心里不时也涌起一丝微
澜。那不是因为看到了一个
个滚落的人头，而是因为那
一朵朵因头颅被砍而绽放的
红花，那么鲜艳，那么动人，那
么令人兴奋，那么引人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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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进了门径自往厨房

走去，连看都不看宝玲和她
丈夫一眼。女孩头发散乱，
鞋破了，沾满了泥土。宝玲
刚刚煎了鸡蛋烤好面包，倒
了两杯牛奶，正打算和丈夫
吃早饭，听到敲门声，很奇
怪这时会有来客。宝玲开了

门望见防盗门外站了个女
孩，脑袋靠在门上，约十二
三岁光景，肤色黝黑，脏兮
兮的面孔带着明显的倦容，
刘海被汗水粘在脑门上，穿
一件蓝白相间色的校服，开

口说：“快门呀，看呀看的，
烦不烦！”说着把脸别在一
边鼻孔里还哼了一声。

宝玲说：“你是谁？我不
认识你呀。”女孩显然生气
了，大声说：“你没病吧？不
认识我？你快连自个儿都不
认识了，快开门！”宝玲的丈

夫也过来了，不由笑起来：
“哪来的丫头这么横，走错
门了吧。”“走错你个头！”
女孩踢了一下防盗门，差不
多要叫起来了，“他妈的开
不开门，老子快饿死了，谁
有心思与你们闹着玩！”宝

玲和她丈夫忍不住哈哈大
笑，“好吧，好吧，”宝玲的
丈夫开了防盗门，做了个有
请的手势，“请我们的大小
姐进来考察一下，看看是不
是你的家。”

女孩瞥了一眼餐桌上的
早餐，轻蔑地哼了一声，径自

走进厨房。女孩熟练地打开
壁柜，拿出方便面，开了冰箱
取出两个鸡蛋，还抓了一小
把青菜，和方便面一起放入
钢精锅，倒进热水，放到煤气
炉上，然后把鸡蛋打进去，用
筷子蘸了汤料尝尝味道，所

做的这一切，令宝玲不由不
惊讶，丝毫看不出女孩是在
一个陌生地方，什么东西放
在哪里，信手拈来。

宝玲和丈夫面面相觑，
宝玲甚至脸都红了，问：
“喂，怎么回事？你以为这是

你家吗？”宝玲的丈夫拉了
她一把，似乎对眼前的事情
兴趣十足，想继续欣赏下
去，把宝玲拉到一边坐下，
架起二郎腿，点了支烟。往
常早上这点时间都像打仗
一样，两人草草吃口东西就

得赶去单位，尤其是宝玲在
报社上班，每天要打卡，迟
到一次就得扣奖金。但女孩
扰乱了秩序，女孩煮好香喷
喷的方便面，盛入一只大玻
璃碗，端到餐桌坐下旁若无
人地吃起来。女孩呼哧呼哧

吃得津津有味，扯了张面巾
纸擦擦满头的汗水和嘴边
的汤汁，很快，连面带汤都
吃完了，舒舒服服地打着饱
嗝，才转过脑袋来看宝玲和
宝玲的丈夫，并不说话。随
后，女孩起身到了宝玲夫妇

卧室旁边的客房，拉开柜子
的抽屉，翻出一套睡衣裤，

就径自进了卫生间。
宝玲夫妇耐着性子等待

女孩洗澡出来，他们觉得至
少应该好好谈一下，弄清个
究竟。此刻已过了上班时
间，两人索性安下心来，构
思着呆会上班用什么借口

向同事搪塞。女孩足足洗了
半个小时，出来了，穿着合
身的睡衣睡裤，拿干毛巾擦
着头发，歪着脑袋问：“咦，
你们还不走啊？”不等回答
就转身走向客房，说：“累死
了，我要睡觉。”话音未落已
进了房间，砰的关上了门。

宝玲急了，赶紧过去想
推门进去，见门已锁上，用
拳头使劲砸了几下，正待叫
嚷，门倏地开了，女孩探出
脑袋，女孩有一张非常清秀
的面容，尖声尖气说：“烦不

烦？！告诉你我累死了要睡
觉，敲什么敲？！敲你个魂
啊！”又更重地嘭的关上了

门。宝玲气得够戗，又想砸
门，宝玲的丈夫按住她，说：
“算了算了，让她睡吧，我们
先上班，回来再问个明白。”
宝玲说：“她怎么像在自己
家里一样？她怎么什么都
熟？我们可是从来没有见过
她呀。”宝玲的丈夫说：“是
啊，我刚才看这女孩做这做
那，就像这是她的家，我俩
反而是入侵者啦。”

#

#

$

#

!"#


